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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萨满的神灵附体现象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迷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它不是萨满的发明

专利
,

萨满只不过对这一古老的致幻术掌握的比较熟练罢 了
。

萨满神灵附体和一般人神灵附体的区别在于一

般人的神灵附体现象是偶发性的
,

萨满的神灵附体现象则是经常性的
,

它是萨满巫术所不能缺少的有机组成部

分
。

由于神灵附体现象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生理
、

心理
、

文化现象
,

所以有必要进行多学科
、

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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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巫术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癫狂术或致幻术
。

那么
,

萨满能够进人神灵附体 以下

简称神附 的癫狂状态的心理
、

生理机制是什么 学术界一般认为
,

神灵附体作为我国许多少

数民族原始宗教中普遍的精神现象
,

它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

按神附对象
,

可分为宗教巫师

的神附和参加宗教活动的群众的神附 按神附发生方法
,

可分为 自我实现的神附以及需要他助

的神附 根据神附人数
,

又可分为个体的神附和群体的神附
。

巫师在主持宗教活动中的神附大

都是个体的神附
,

他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人物
,

此时其他人均需虔诚地观看他的
“

神态
” ,

倾听他

的
“

神言
” ,

巫师的神附绝大多数属 自我实现的神附
。

群众性宗教活动 中的神附多为群体的神

附
,

他助的神附
。

巫师神附是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神附现象的主要 内容
,

它是个体的神附
,

无需他人帮助
,

只

要进人宗教仪式中规定需要他与神合一的程序
,

就能出现神附
,

他们与神的关系有三种情况
。

第一类
,

巫师视 自己是神灵在人间的直接化身
,

且这种身份得到信徒的认可
,

成为 民族的

共识
。

如门巴族的巫师有请神巫师和送鬼巫师之分
,

前者 由女性担任
,

地位较高
,

后者由男性

担任
,

地位较低
。

请神巫师觉母和巴母需在神附状态下完成宗教职责
。

相传在 白雪皑皑的神

山南边巴瓦峰
,

居住着天神之女
,

她们共九姐妹
,

觉母 即是其中之一
,

巫师以她的名字命名
,

是

她在人间的化身
,

因而巫师觉母有着人神双重身份
,

她宣称她的灵魂可以离开 肉体
,

去向她的

姐妹和母亲询问病人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

因此
,

人们生病后往往请她作法问神
。

请神前
,

觉母

穿戴和摆设齐全
,

随即询问病人的年龄
、

属相
,

然后
,

她端坐凳上
,

手端一碗酒
,

洒些在地
,

余下

的全部喝下
,

双手抹脸
,

全身发抖
,

用拖长的声调唱道
“

阿麦 ⋯⋯拉索 ⋯⋯拉索
” 。

渐渐地进人

癫狂状
, “
灵魂飞升

” ,

用歌唱叙述她去请母亲和姐妹的经过
,

一般 自问 自答
。

其间
,

如神有吩咐

或她本人要做什么
,

说出后有一助手马上照办
。

觉母找到母亲后询问病因
、

疗法
,

弄清何鬼作

祟抓走病人之魂和如何驱鬼
,

她将魂找到请诸神一 同 回来共享供品
,

并将余物赠送诸神
,

她送
神归去后才

“

飞 回来
” ,

慢慢恢复状态
。 ①

第二类
,

巫师有 自己特有的保护神
,

她是该神的代理人
,

她的能力来 自这位保护神
,

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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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 中
,

她通过神附与保护神取得联系
,

求得帮助
,

但他本人并非是该神在人间 的化身
。

这类巫师之所以 当巫师
,

很大成分是因为慑于某种惩罚
。

基诺族的巫师 白腊泡是被贝神选 中

的
,

基诺族称贝神为
“
白腊泡内

” ,

是该族主要崇拜对象
,

其象征物是 贝壳
,

代表三位女神 雷贝

神
、

谷贝神
、

山贝神
,

分别主管命运
、

农耕
、

狩猎
,

她们都化为贝壳飞临人间寻找与 己结合的人
,

此人就成为巫师白腊泡
,

由他主持与贝神有关的祭祀
。

成为 白腊泡的人
,

首先要有预兆
,

即据

他本人讲 自己 曾遇到一些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的离奇现象
,

如吃饭时饭中 出现了神的象征物

贝壳
,

这在基诺人的观念中意味着神 已来找他当代理人
。

这时他就应举行剿牛仪式
,

否则将灾

祸临头
,

此后他还需举行蒙贝仪式
,

在此仪式中
,

老白腊泡诵经到一定时候将手中扇子往芒锣

上一扣
,

待打开时
,

如果芒锣中心酸蜂蜡上粘有上下片合一的贝壳
,

就表示贝神 已经与他结为

一体
,

成了神的代理人
,

受到贝 神保护
,

且有资格主持对她的祭祀
。

基诺族巫师所言见到种种

异象
,

实际上是发生在他神附状态中的幻觉
,

或者是梦中的经历
。

第三类
,

巫师有通神秉赋
,

自称天生有通神能力
,

宗教巫师之具有通神能力是该族宗教的

重要信仰内容
,

因而他们的这种能力得到本 民族成员 的信仰
。

在宗教活动中
,

他们能
“
看到

” 、

“

听到
”

神灵鬼怪
,

并与之打交道
,

因而能告诉人们如何悦神驱鬼
,

这类巫师在我 国南方少数 民

族原始宗教中 占相当大的 比例
。

如哈尼族的巫师称为贝玛
,

按职司
、

等级分三类
,

第三类称
“

勾

匹
” ,

主要从事蛋 卜
、

米 卜
,

求神决疑
,

有通神本领
。

若有人重病
,

就请她
“
出诊

” ,

到了病人家
,

搭

一床于堂
,

坐于床上进行神附
,

若问 卜者登门
,

则在一暗室内进行
,

通常取一碗米
,

上置蛋
、

银

等
,

求问者以手触摸之
,

通报姓名
,

勾匹进人神附状态
,

边唱边说
,

有问必答
,

能找到病人的魂
魄

,

指明在何时做何种祭祀达到驱鬼 目的
。 ②

被称之为
“

神灵附体
”

的迷狂现象是人类历史上早 已普遍存在的精神生理现象
,

它不是某

一地域或某个民族所特有的奇特现象
。

自古以来
,

对疾病
,

特别是精神病的产生
,

就出现两种

不同的看法 一是如《圣经 》写到的
,

相信有恶魔扰乱的关系
。

另外
,

那时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严

重的心理冲突与精神疾患的关系
。

早在公元前 世纪
,

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诗人
、

先知
、

女预言

家的精神病
,

说
“

在他们噪狂症发作的时候
,

就是优秀的 出色的诗人
,

而此病一旦治好
,

就再也

写不 出诗句 了
。 ”

柏拉图著名 的
“
斐德若篇

”中也说到精神病中
“

谱妄
”

对创造的关系
“
有一种迷

狂是神灵的案赋
,

人类的许多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
。

就拿得尔福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的

女巫们来说吧
,

她们就是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创造了许多福泽
,

无论在公的方面或私的方面
。

若是在她们清醒的时候
,

她们就没有什么贡献
。 ’ ,

③可见
,

被称之为
“

神灵附体
”

的精神生理现象

与作为人类艺术创作之主要源泉之一的
“

灵感
”

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萨满的神灵附体现象也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迷狂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它不

是萨满的发明专利
,

萨满只不过对这一古老的致幻术掌握得 比较熟练罢 了
。

据美 国精神分析

学家埃里克
·

埃里克森的研究
,

人生分八个阶段
,

在每一个阶段个体都面临着一个基本危机
,

并

且每一个危机都意味着一个转折点
。

而在青年期
,

个体处在强烈的 自我意识中
,

经常造成许多

骚动
、

混乱和焦虑
。

自然
,

这些生理和心理反映在人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

锡伯族民间认为
,

上述进人青春期的人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和行为反映
,

只要被本 氏族的萨满神灵选中 当

萨满即可恢复正常 达斡尔
、

鄂伦春
、

鄂温克等民族亦如是
,

从此在萨满教文化中实现 自我的

社会价值
,

可见萨满教为精神疾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
。

俄 国著名学者史禄国关于北方

通古斯人的萨满说
“
同其他人相比

,

萨满具有极强的神经反映和在肌体上 自我控制的莫大能
力
。 ”

萨满神灵附体和一般人神灵附体的区别在于一般人的神灵附体现象是偶发性的
,

萨满神

灵附体现象则是经常性的
,

它是萨满巫术所不能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

宋和平在《满族萨满神

歌译注 》中指 出 萨满昏迷术问题的探讨
,

不仅要把古今 中外的萨满 昏迷现象的大量资料很好
归纳研究

,

而且还必须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

利用人体科学研究的成果
,

才能有较正确的答案
。

对此
,

笔者想谈几点看法
。

什么是 昏迷 昏迷就是神灵附萨满之身后
,

使萨满精神恍惚
,

失去 自我
,

此时一切言行都

代表神灵 了
。

萨满进人 昏迷状态以后
,

可以做出各种超常的事情来
。

如满族石姓有一大萨满



岁时
,

曾在冰天雪地里的松花江上连钻九个冰眼
。

这些奇人怪事都是萨满进人昏迷状态时

进行的
。

关于萨满的神奇妙术
,

在满族民间传说甚为丰富
,

如举世闻名 的《尼山萨满 》和傅英仁

先生讲述的《七大萨满的故事 》中都有许多记载
。

这种 昏迷现象为何产生奇异的功能呢 这是

一个复杂的问题
,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那就是有气功与特异功能的作用
。

在运用暗示方面萨满昏迷术或致幻术确实与气功有着相同之处
。

气功 中广泛使用暗示
,

它是催眠术的重要手段
、

重要技术
。

而萨满教中早 已运用了这种催眠致幻的技术
,

所以著名萨

满教研究专家埃利亚德称萨满的致幻术为一种
“

古老的 昏迷技术
”

是有其一定道理
。

掌握这种

巫技确实也需要一定的修炼和功夫
。

萨满昏迷术 中蕴涵着神秘的
“

特异心理学
” 。

催眠术
,

就

是催眠师运用暗示的方法
,

使接受催眠者进人一种特殊的类似睡眠又不是睡眠的状态中
。

而

在催眠状态中
,

被催眠者能够进一步有力地接受催眠师的语言暗示
。

当催眠师把一块冰放到

被催眠者的手臂上
,

却用语言告诉 就是暗示 他在用烙铁烫他
,

结果后者的手劈上就出现了烫

伤
。

当一个人用 自我暗示的方法
,

对 自己催眠时
,

就是 自我催眠
。

催眠术的实施
,

要使受术者

进人一种特殊的睡眠状态
。

这是一种最容易接受暗示的状态
,

即催眠状态
。

气功师也要引导

对方进人恍惚的气功态
,

就在一定意义上类似催眠态
。

气功态中的人
,

同样处于最容易接受暗

示的状态
。

萨满跳神过程中运用的催眠术和气功态中的催眠术在其发挥功能的基本原理上是

相似或相同的
。

萨满在跳神过程中往往将他暗示和 自我暗示
、

催眠和 自我催眠交替使用
。

在

这种双重暗示和双重催眠的作用下萨满就很容易进人精神恍惚的附体状态
,

进人这种附体状

态后萨满不仅表现出异常人格
,

还会发出各类怪声怪叫和 自己都听不懂的
“

神言
” 。

这种现象

据说在进人气功态的气功修炼者中也会出现
。

柯云路先生称此类
“
神言

”
为一种

“

宇宙语
” 。

他

认为
“

宇宙语是要在进人一种状态后才能说出来的
” 。 ⑤

李亦园先生在谈到童乱的附体现象时指出
“
童乱作法治病最关键的问题是他认为有神降

临附在他身上
,

他所说的话并非他 自己的话
,

而是神借他的 口 以示意
。

因此问题的重点是在于

是不是真有神附体 从科学的立场而言
,

童乱作法时的精神现象是一种习惯性的
‘

人格解离
’ 。

在这一精神状态下
,

童乱本人平常的
‘

人格
’

暂时解离或处于压制的状态而不活动
,

并为另一个
‘

人格
’

所代替
,

这另一个人格也就是他所熟识的神的性格
,

因此并非真正的神降附在他身上

的 ⋯⋯在开始时其本身的意识逐渐减弱
,

自我的活动渐缓慢
,

生理上则血糖快速降低
,

终至

于人格完全解离
,

在此时感官会产生各种幻觉
,

而在行动与语言上为另一种平常他仰慕而熟识
的性格所代替

,

并扮演那个角色了
。 ’, ⑥郑刚在《中 国人的精神 》一书 中也讲道

“

无论水平高低
,

一切巫术都有以人定为方式的通神术
,

即意识在对象的
‘

空
’

中返回绝对而虚无的 自身
。

萨满

的跳神
、

太平洋土人的神灵附体
、

印度教的梵
、

佛教的人室 空无
、

乃至王阳明和熊十力的心就

都是入定方式
,

即反观意识本身
,

使反观得出 的东西 神灵
、

巫术
、

梵
、

空无
、

心 成为变幻的东西
和变幻者

。 ” ⑦包括萨满在内的各类巫师进人迷幻状态的另一种主要方式是借助致幻药物
。

蔡

大成《楚巫的致幻方式 》一文云
“

上古时巫医不分
,

人们对生物药用功效的 了解
,

在很大程度上

取 自巫师 方士 施展巫术积累的实践经验 而一些神秘的致幻药方和巫术
,

正是巫师沟通人鬼
神交往

、

获取 自身生存地位的技术基础
。 ”⑧

音乐
、

舞蹈也是宗教仪式用来导 向催眠的方法之一
。

狂舞是诱导神附迷狂的重要手段
。

原始民族的生活与舞蹈密不可分
,

对他们来说
,

狂舞是他们表达欢乐享受生活和排斥恐惧
、

渲

泄感情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

种种原始仪式中少不 了舞蹈
,

而且往往是狂舞
,

自然在他们的宗教

中也就少不了狂舞
。

他们很早就有了狂舞能使人精疲力竭
、

痴迷神醉
,

失去 自控
,

乃至 昏迷的

体验
,

他们将失去控制的狂舞解释为神灵使然
,

于是就认为狂舞是通 向神灵和另一个世界的途

径
,

我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保留 了这种观念
,

许多少数 民族的巫师就是通过狂舞进人神附状态
以及在神附中继续狂舞的

。

巫师的这类宗教仪式常被称为
“

跳神
” ,

一个
“

跳
”

字形象地说明跳

舞能招神附体以及神附会使他跳舞
,

因此
,

狂热地舞蹈
,

或者以原始的方式乱蹦乱跳是这种仪

式的主要内容
。

蒙古族的萨满巫师男的称博
,

女的称巫都干
,

行博是他们为人治病或祭祀的宗

教仪式
,

在经过一系列其他程式后
,

巫师开始舞蹈
,

较长时间起舞诵唱后
,

情绪逐渐激动
,

舞步

越来越狂烈
,

此时有人向他敬酒
,

他们喝完酒以更加狂烈的舞步继续请神
,

同时开始抽搐颤抖
,

· ·



口吐 白沫
,

两眼翻白
,

达到高潮时
,

暴烈狂躁
,

悲抢凄凉
,

最后奔向 门外
,

作扑倒搏斗状
,

此时他
已完全进人神附状态

。

路巴族巫师纽布跳神时手持大刀
,

站在一只四五尺见方的晒萝里
,

脚不

离箩
,

连人带萝一起旋转
,

一边转动
,

一边念诵咒语
,

运用舞蹈和咒语
,

有效地进行 自我暗示
,

很

快如醉如痴
,

达到神附
。 ⑨被称为

“ 因兴奋而狂舞的人
”

的萨满更是如此
。

通过音乐
、

舞蹈的诱

导来进人神灵附体的恍惚迷狂状态是萨满跳神治病过程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宗教特征
。

心理学家们也在不断地探索神灵附体现象的生理
、

心理机制 以及神附后出现的神秘心理

现象
。

巴甫洛夫说
“

在大脑两半球的
,

惊人复杂的工作里
,

明显地存在着下述的原则 没有什

么一旦已形成的东西是能够改造的 它总是保留着同一的形式
,

而新的只不过是增加上去的
。 ”

谁也不能把童年时期全部情感知觉记得
。

但是
,

在现代科学水平上
,

例如使用催眠术
,

可能引

发对童年的很多 回忆
。

谁也不能否认总有一天
,

人将学会以 巨大的精确性回忆起他所忘记的
一切

。

⑩国外有一个事例
,

一名没有文化的妇女在一场大病之后突然以古拉丁语背诵极其深奥

的长篇经文
,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

经过反复调查才弄清
,

原来这名妇女二三岁时曾跟随帮佣的

母亲住在一位大主教家中
,

也许像录音机一样把主教诵经的声音存录在头脑中 了
。

这样的异

闻之所 以使我们感兴趣
,

是因 为 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记载
“

宋刘 甲居江陵
。

元嘉中
,

女年十

四
,

姿色端丽
,

未尝读佛经
。

忽能暗诵法华经
,

女所住屋
,

寻有奇光
。

女云
‘

已得正觉
,

宜作二

七 日斋
。 ’

家为置高座
,

设宝账
,

女登座
,

讲论词玄
。

又说人之灾样
,

诸事皆验
· · ,

⋯有道士 ⋯⋯以

水洒之
,

即顿绝
。

良久乃苏
。

问 以诸事
,

皆云不识
。 ” 《堵宫旧事 》这段记载的前半节与巴甫洛

夫的论述及西方诵经例相合
,

后半段说明此女孩是在某种病态 中产生超常记忆力和神奇直觉

能力的
。

人们一般认为
,

在轻度癫痛病症中
,

人会丧失意识
,

产生神秘的念头
,

看到平 日所见不
到的景色

。

而一旦症状消失
,

病人就忘记了 自己的所作所为
。

现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海花萨

满也曾有过这种梦幻体验
。

她的梦幻中 出现过她本人不理解其意的
“

英特耐雄奈尔
” 国际主

义 一词
,

据她介绍
,

她本人的文化水平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

她从未学过该词汇
,

但在梦幻 中

偶尔出现这一词
,

经村里有文化的人给她解释后她才知道该词有
“ 国际主义

”
之意

。

李亦园先

生称这种现象为
“

舌语
’

现象
。

所谓舌语是指一个人在精神恍惚或人格解离时能讲出一种他平
常不懂的语言

,

但当精神恢复正常后
,

他又记不得讲了什么 了
。

这种舌语的现象在全世界各

地都可以看得到
,

种类也很多
。

一个人在特别精神状态下
,

忽然会讲他平常不懂的外国语或其

他特殊语言
,

确是非常奇怪
,

所以被认为是神附在他身上说话
。

其实这种现象照样也可以从生

理及心理的反应得到解释
,

凡是易于进人精神恍惚的人其生理与心理构造多少都有异于平常
,

此时在特定状态下产生另一种原始的反应
,

也就是说话的器官完全受反射中心的控制
,

而把一

些平时储存在下意识中的语音发出来
,

嘴巴的活动完全是 自行动作
,

他个人则毫无所知
,

所以

说出来的话他 自己在正常情况下也听不懂
。

自然这种意识情况下所说的语言并非他完全未听

过的语言
,

而是他容易接触的语言
,

虽然接触但并不真正的学习它
,

而是经由下意识储存下来

或无意地模仿下来
,

等到 自己意识活动停止时
,

无意识忽然变成别一个人的声音而说出古怪的

话
,

同时也说明为什么
“

扶乱
”

的
“

占手
”

可能识字不多
,

却会在恍惚时写出不少的诗句
。

由于神

灵附体现象是一种较复杂的生理
、

心理
、

文化现象
,

所 以有必要进行多学科
、

多角度 的综合研

究
。

这样才能够全面系统地解释其中的各种奥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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